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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文化的璀璨星河中，文徵明以其
书画诗文的卓越造诣，如熠熠星辰照亮苍
穹。文徵明（1470—1559），号衡山居士，长洲
（今苏州）人。年少时，文学师承吴宽，书法师
承李应祯，绘画师承沈周。54岁以岁贡生荐
试吏部，任翰林待诏。然而，正如陶渊明所
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快，文徵明
便对仕途产生了厌倦之情。他决定辞官回
家，开始专做他热爱的事情。他工行草书，特
别精于小楷；擅画山水，亦善花卉、兰竹、人
物。后人把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
家”，又与祝允明、王宠并称为“吴中三子”。
他曾经三次踏上滁州这片钟灵毓秀之地。于
是，一场与山水共舞、与诗文同歌的奇妙之旅
便徐徐展开。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文徵明的父亲
文林升任南太仆寺丞，那一年，文徵明15岁，
跟随父亲一同前往滁州赴任。在这里，一住
就是三年，一方面陪伴父亲，另一方面，追随
太仆寺少卿吕常学习诗文。弘治二年（1489）
文林获连任，文徵明再次来滁居住，随太仆寺
少卿李应祯学习书法。在滁州时间久了，他
结交了许多当地的朋友，时常呼朋唤友，一起
游历醉翁亭，他在《重游琅琊山记》中说：“自
念平生于滁，岂有宿分？数年来，所谓醉翁亭
者，游历无虚岁，别来几何时矣。”

文徵明觉得自己爱上了这座小城，那环
滁不绝的山峦如同巨龙蜿蜒，有龙首，有龙

腹，还有龙尾。那清澈的琅琊溪流如丝带飘
拂，在山石间跳跃，流出滁山，润泽滁人，无怪
乎这座城市曾经被命名为溪山。他喜欢沿着
蜿蜒的山间小径独自前行，树木葱茏，枝叶轻
摇，如同在向他招手；溪水潺潺，在他的耳畔
奏响悦耳的乐章。有些口渴，他俯身掬水，喝
了下去，清凉传遍全身，疲惫顿消。文徵明不
禁脱口而出：“滁州山水入眸新，翠影清波似
故人。”他初逢滁州美景时的惊喜溢于言表，
宛如与久别重逢的老友相逢，满眼皆是亲昵
和温情，满心皆是亲切与愉悦。文徵明开启
了他与滁州山水的诗意对话。

来到滁州，醉翁亭是必访之地。这座因
欧阳修《醉翁亭记》而闻名天下的小亭，似磁
石般吸引着历代文人。文徵明怀着崇敬之
情，拜谒醉翁亭。一路上古木参天，修篁处
处，好一个清幽静谧之境。沿石阶拾级而上，
醉翁亭渐入眼帘。它静静伫立，似在诉说千
年故事。文徵明走进亭中，抚摸斑驳柱子，仿
佛穿越时空，看到欧阳修与宾客把酒言欢、吟
诗作对的热闹场景。他坐在亭中，望山景而
思，“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
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的文字
在他心中回响，他深感与古贤精神共鸣，无需
借酒，沉浸山水便能得心灵宁静愉悦。于是，
他挥毫写下：“琅琊古亭映翠巅，欧公遗韵梦
魂牵。山水有情留客醉，清风无价伴诗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文徵明这首诗既表达
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又抒发自己在亭中的
独特感悟，诗韵与亭景相得益彰。

离开醉翁亭，文徵明来到丰乐亭。它背
靠青山，面临绿水，环境清幽。文徵明在亭中
坐下，周围鸟语花香，时光仿佛放慢脚步。他
想起欧阳修《丰乐亭记》中滁州百姓安居乐业
的景象，感慨万千。如今，他目睹滁州山水之
美与百姓淳朴，更深刻体会欧阳修当年文章
用意。他静坐亭中，品着香茗，听着风语。寂
寂小亭，纤纤花草，曲曲山径，溶溶绿水加持
着他，“丰乐亭前岁月悠，青山绿水映双眸。
闲斟香茗听风语，忘却尘间万种愁。”他在丰
乐亭中的闲适心境跃然纸上，对远离尘世、享

受自然之美的向往溢于言表，仿佛与这方天
地融为一体，沉浸在岁月的悠然之中。

正德八年（1513），43岁的文徵明又一次
来到滁州，探望时任南太仆寺少卿的叔叔文
森。故地重游，眼前熟悉的场景令他感慨万
分。这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夜难成眠。于是，
披衣下床，欣然命笔，写下了此行的感受：“宦
辙滁阳弟踵兄，我缘诸父得重经。只应故榻曾
听雨，敢拟虚堂是聚星。两世相看亲叔侄，百
年好在旧门庭。夜阑无限分违意，月满空阶酒
正醒。”月色淡淡，轻拂台阶上的苔痕。绿竹摇
曳，传递诗人隐隐的心声。“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如来”，也许，这才叫“当下自足”。

时光总是匆匆太匆匆，文徵明的滁州之
旅即将结束，收拾行囊时，心中满是不舍。他

最后一次漫步在滁州山水间，每一步都沉重
而留恋。熟悉的山峦、溪流、亭台，似都在诉
说离别之情。他站在琅琊山山巅，望向这片
深爱的土地，吟诵道：“滁州山水梦魂牵，此别
何时再复还。翠影清波常入忆，诗心永系此
山川。”此诗将他对滁州山水的眷恋与不舍展
现得淋漓尽致。虽不知何时能再归，但滁州
的山水、诗文与美好回忆，已深深铭刻在他心
中，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

文徵明是书画养生的忠实践行者。文徵
明的绘画以山水为载体，通过文人活动、自然
意象与诗书画的交融，构建出兼具形式美感
与精神深度的文人世界，体现了明代吴门画
派“雅饬中时饶逸韵”的独特风格。文徵明一
生笔耕不辍，晚年几乎处于隐居状态。全部时

间和精力基本上都用来绘画、写字。81岁时，
画《千岩竞秀图》，画面底部，两位高士对坐于
参天巨木之下，临飞瀑溪泉而谈，神态悠然，有
侍童在琴旁侍奉。巨木树干粗壮，枝叶繁茂，
将观者的视线向上引导。飞瀑如丝如缕，从山
间倾泻而下，飞瀑下方形成溪泉，溪水潺潺。
山体与岩石重峦叠嶂，山势起伏连绵。繁密的
山体多采用短披麻皴表现，串联起无数细碎的
山体和林木苔点。披麻皴的功力了得。好一
个“往事无人问，岩花空自幽”的空灵。在有生
的日子里，滁州的山山水水给他留下了刻骨铭
心的记忆。67岁作大字行草《醉翁亭记》，79岁
作《醉翁亭图卷》绢画，82 岁作小楷《醉翁亭
记》，90岁时还能以小楷书写扇面。

文徵明的滁州之旅，是与山水、诗文的深
度交融。他以滁州山水为灵感，用诗文记录
所见所感。这些诗文，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
发，更是滁州山水文化的珍贵结晶，如璀璨明
珠镶嵌在历史长河，让后人透过文字感受滁
州山水的魅力与文徵明那颗热爱自然、追求
诗意的心。

三生有幸。我的家就在琅琊山山阳的山水
人家小区。乙巳年闰六月初六，黄昏时分，我在
楼下的空亭小坐。刚坐下，对面的木椅上便飞
来一只灰鸟，我们中间隔着一张虚无的石桌，我
们开始隔空对话。我猜想，灰鸟应该是文徴明
的今生，他始终没有忘记滁山滁水。我友好地
跟他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尝试着把他的鸟语翻
译成现代汉语。“自余吴山来，此山便为邻。水
石无异姓，相逢如故人。间多济胜具，盛有山水
宾。一载十回至，不受山灵嗔。”我想跟他握握
手，或者拥抱一下。然而，我刚打算靠近他，他
便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

只剩我，只剩下乱云飞渡，只剩下满眼苍
翠。我默诵明代书画家李日华的题画诗，“四
山苍翠合，一亭贮空虚。无事此静坐，默念胸
中书。幽鸟忽相唤，乱云落衣裾。万象自起
伏，吾心始宴如。”天地间一个未名的小亭，不
问四时，无论荣落。任凭万象起伏，“吾心始
宴如”。山青云飞，我心寂静。在实境里，在
虚无里。在世界中，更在世界外。

文徵明：滁州山水梦魂牵
□作者：薛暮冬

▲文徵明画像

▲文徵明《醉翁亭记书画合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文徵明大字行书《醉翁亭记》（局部），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名 人 与 滁 州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寥寥数字，却道出
了家风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它宛如一盏明灯，
照亮家族前行的道路，长明不熄，福泽后代。

何谓家风？年幼时，我对家风没有一个具
体的概念，总是片面地认为家风就是电视剧里
看到的家规，所以便觉得我家没有家风。长大
后，我从《辞海》里看到对家风的解释：“家风，
犹门风，指一家的传统作风、风尚。”自古以来，
家风作为中华民族的时代密码，体现了一个家
庭的核心价值观，是家庭成员精神培育的重要
源头，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影响着家庭成员
做人做事的态度、为人处世的准则。

家风是扁担上的童年

我的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一辈子与土
地打交道。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十几岁便开
始照顾弟弟妹妹、操持家务、打理十几亩田地，
用稚嫩的肩膀承担家庭的责任，双手布满老
茧。生活给予年幼的他诸多困苦，可他从未有
过怨言。作为长子，在父亲去世后，他接过那根
磨得发亮的桑木扁担，清晨挑水，晌午挑粪，傍
晚挑柴。有次他发着高烧还去挑稻谷，摔在田

埂上，两筐稻谷像黄金般洒进泥水里。他跪着
一粒粒捡，指甲缝里渗出血丝。

“那时候我就明白，”父亲后来对我说，“人
这一辈子，要么被担子压弯腰，要么把腰杆挺
得比扁担还直。”

家风是秤杆上的诚信

成家以后的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做起了“鹅
贩子”的活计。他的秤是全村最准的，秤砣擦得
锃亮。收鹅过程中，父亲从不缺斤少两，也从不
克扣零头，遇到零头还会给老乡补个整。有次收
鹅，老乡数错了钱，多给二十块钱。父亲回到家
数钱时发现后，立马就要回去把钱还给老乡。我
急得直跺脚：“爸爸，我的裤子已经破了好几个
洞，这钱够给我买裤子了！”父亲蹲下来平视着
我，耐心地解释道：“孩子，人穷不能穷了秤杆
子。你看这秤——”他指着乌木秤杆上密密麻麻
的星花，“每颗星都是老天爷的眼睛。”

腊月里收鹅最苦。父亲要蹚过结冰的河
沟，棉裤冻成冰坨坨。有时候遇到困难的农户
人家鹅养得不好，他倒贴钱买下，还教人家怎
么拌饲料。母亲埋怨他傻，他总是笑呵呵地

说：“人总有难的时候，顺手帮一把的事情。”

家风是车铃铛里的笑声

父亲有辆永久牌自行车，铃铛总是叮当
响，后座绑着两个竹筐，左边装鹅，右边留着空
位，有时是给老乡捎的化肥，有时是给我们带
的“惊喜”。

严寒酷暑中，父亲总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早
早地出门，在夜幕中归来。他穿行在乡间小道
收鹅，再骑着自行车赶几十里路送到定远的烧
鹅店。遇到农忙时节，父亲累了一天回家以
后，匆忙扒一碗饭，就下地干农活。即使这样，
父亲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乐呵呵地招手，让我
们掏右边筐子，有时候是铁皮青蛙玩具，有时
候是“小雨点”甜水，有时候是香香的米花……

叮铃铃的车铃铛载满了我儿时最美好的
记忆。父亲对我说：“人啊，苦点累点没关系，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不懒惰就能把日子过好。”

家风是旧衣上的针脚

小时候，因家中贫困，破旧的衣服上有好
多补丁。在学校有时候会被同学嘲笑，我心里
委屈，回家向父亲哭诉。父亲没有安慰我，而
是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贫穷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志气。咱们家虽然穷，但要穷得有骨
气，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从那以后，我刻苦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我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
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父母喜极而
泣，但我深知，这是家风给予我的力量，是父母
言传身教的成果。

如今，我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为人妻为人
母，对家风则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与感悟。儿时
的记忆，父亲树立的榜样，没有被风霜磨蚀，没有
被岁月掩埋，而是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明亮，牢牢
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历久弥新。我也会像我
的父亲一样，坚持诚信、努力生活、爱护家人。

“文艺视角下的新
全椒”主题观展活
动举行

本报讯 近日，“文艺视角下的新全椒——
2025 年度工作成效展”集体观展活动在全椒县
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全椒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主办，荟
萃各协会年度精品力作130余件，涵盖文学、书
法、美术、摄影等门类。展览以“千年儒乡”文化为
底色，集中呈现2025年全椒文艺“向内深耕、向外
生长、向下扎根、向新而行”四大主题。值得关注
的是，展览通过图文、精品展示等形式，生动展现
了“青蓝工程”传帮带成效、“府作联创”机制实践
及“艺乐椒陵”等惠民品牌成果。 （全椒县文联）

家风如灯 长明不熄
□凤阳县中都街道云霁社区 张婷婷

岁月不居·薪火相传
——我的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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